
上接B01版

本报深度记者 王海涛

高铁出口最大障

碍是如何置换能源

齐鲁晚报：中国的高铁正
在走出国门，您认为高铁出口
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王梦恕：最大障碍是如何
实现对等交换，我们要通过高
铁技术置换能源，挣外汇没有
用，用能源来换比较合适，谈妥
了就可以。

再一个障碍是很多国家
很重视就业问题，我们去一个
人能带动当地10个人的就业，
我国的高铁建设人员还要负
责当地人员的培训，建设工地
用当地人干活，带动当地就业，
但一些地方的劳动效率太低。
还有一个因素是有些出口国
家的政治不稳定。

我们在高铁上的谈判很
硬，没有迁就，要修必须用我们
的标准、技术和设备，这也是让
中国自豪的，高铁代表我们国
家的科技水平，所有设备都是
国家自己生产的，没有一分钱
的专利费，不像汽车行业，一年
一万多亿的专利费跑出去了。

齐鲁晚报：目前我国的运
输方式还需要做哪些调整？

王梦恕：公路运输是我国
目前主要的运输方式，但能源
浪费很大，应该逐步改变。将
来，货运特别是煤的运输，不应
该允许汽车运煤，用优质的油
拉低质的煤是最不合算的。火
车和汽车运输成本做过对比，1
吨煤运输1公里，火车需要16分
钱，汽车则需要6毛钱。

美国铁路总里程是27 .2万
公里，主要以货运为主，从节约
能源的角度出发，绝对不会主
要用汽车来运物资。我国现在
铁路总里程才10万公里，到本
世纪末才能达到28万公里。

齐鲁晚报：能源是我国的
一个短板，加强铁路建设是弥
补的一个举措吗？

王梦恕：加强铁路建设是
完全必要，现在煤、油、气用量
很大，一年用煤约40亿吨，现在
火车运输只占到一半，将近20
亿吨的煤仍然是汽车运输，这
浪费了多少汽油资源？所以要
加快铁路建设，铁路运输要以
货运为主，包括重载货运。

招投标是易产生

腐败的机制

齐鲁晚报：铁道部取消后，

对中国铁路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梦恕：当时我就不同意，

政企分家是错误的。铁路是半
军事化的东西，没有铁路，国家
打仗都打不了。

改成企业后，2013年，基本
上没修新的线路，因为铁道部
取消后，铁总没任务，以运营为
主，以前铁路修建所有的贷款
的账都给了铁总，铁总负债
2 . 66万亿，按照6%的利息，一
年利息1000多亿，这样就基本
不修铁路了，给国家造成很被
动的局面。要修的话，国家就得
拿钱，作为企业，铁总考虑市场
成本，修不修铁路也和我没关
系，有钱我就修，没钱的话，谁
拿钱我就给谁修。非让我修，我
就修中东部，10年我就能把钱
赚回来，绝对不修西部。

后来发现，由于不修铁路，
钢铁行业很麻烦，机械设备也
卖不出去，加上水泥、煤炭等，
多个行业都受到影响。

齐鲁晚报：高铁投资金额
比较大，涉及环节比较多，您怎
么看待铁路在招投标方面防
止腐败的作用？

王梦恕：这个是大问题，当
时刘志军上台后，把标压得很
低，一公里造价到不了一个亿，
长期低标施工，整个施工单位

（各个局）欠账很多，要施工必
须贷款，负债率达到80%以上。
尤其是铁道部取消后，债务转
给铁总，铁总手上真没钱。铁路
设计预算和施工实际造价经
常出现差异，由于地质条件复
杂，实际施工费用超过工程预
算的20%—30%，而国家规定不
能超过10%。招标造价太低，施
工需要补钱，这里面也容易牵
扯腐败。关系好，送点礼，可能
很快解决。如果关系不好，拖上
几年不能解决，易产生“要钱腐
败”。

招投标是容易产生腐败
的机制，取消投招标就是最好
的办法。没有招投标，大型企
业就不会拉关系，编标书，很
多技术人才不是用在真正解
决技术问题上，而是用在拉关
系、编标书上，甚至在标书上
造假。国外在这方面基本没有
投招标，给我干我就干，你投
招标我也不参加。我们现在地
铁把一条线分成很多段，得利
的就是甲方。现在有些地方搞
BT建设，整个线路交给大单
位，总承包，建完交钥匙，这样
就避免很多腐败。深圳地铁都
是这么操作的。

铁路建设的施工单位和
其他行业还不一样，都是中央

企业，是国家管理的，应该让这
些施工单位集中力量搞好工
程建设，不要搞人际关系，不要
浪费资源搞投招标那些形式。
比如，我们搞航天、搞飞机制造
都不投招标，都是国家分配，集
中力量按照要求做好就可以。

铁路腐败还有一块就是
“卖车皮”，因为铁路资源比较
紧张，运量不够，今后加快铁路
建设就能逐步解决。在全国范
围内，我建议取消投招标，这是
造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齐鲁晚报：如何才能最大
程度地避免铁路事故？

王梦恕：当年温州“7·23”
动车事故发生时，我反对说是
因为技术问题，我认为事故是
管理问题和责任问题。当时我
这么说，压力很大，很多人说我
没同情心，但这就是实事求是，
不是技术问题而说成技术问
题，让国家损失很大，当年一万
多公里的铁路建设停了下来，
损失几千亿，在国际上也造成
了中国铁路不安全的负面影
响。

有一年我去日本开会，有
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教授说，

“你们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国家，
我们2007年有次火车事故死了
100多人，是技术问题，我们定
性为管理问题。你们的事故明
明是管理问题，非说成技术问
题。”

动车上都安装了自动避
车系统，2公里红灯亮显示需要
停车，4公里黄灯亮显示减速，
当时雷击使避车系统一个保
险丝烧掉了，换个保险丝就可
以。但当时车上的管理和人员
素质不行，没有及时更换，所以
导致撞车。

院士不能只为小

集团服务

齐鲁晚报：您是1995年中
国工程院的第一批院士，有没
有遇到一些诱惑和压力？

王梦恕：当时院士申报，铁
道部报了20多个人，包括铁道
部总工，我在评选中排名第一，
主要工作是改变了隧道施工
方法，最后申报成功2个，其中
一个就是我。

评上后，好多学校邀请我，
当时我在铁道部隧道工程局，
工资不高。如果去广州那边，解
决房子，每月补贴一万。我当时
想，是铁道部和隧道局培养了
我，工作特别需要我，我哪儿也
不去。那时候我在洛阳工作，每
月补贴500元，与广州一万元相

比很少，但我不是为钱，是以事
业为重。

评选院士，品德很关键，不
能拿院士当台阶达到个人目
的。院士本身有很多责任，不是
光为自己这个行业和小集团
的，要考虑国家一些大的事情。

齐鲁晚报：怎么看待外界
对您的评价？

王梦恕：我平时说话比较
多，在社会上的发言权也大，但
从来不看谁的脸色讲话，真的
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很不
客气。不管面对多大的领导，该
说就说，这是我做人的标准。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我一
开始往往是少数派，但后来的
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我从不
上网看他们对我的评论，没有
那么多时间。武则天立无字碑
任后人评说，我也有这样的胸
怀，你怎么说我还是我，任你评
论。做人要物我两忘，宠辱不
惊。刘志军在位时，我经常提意
见，针锋相对，他下台了也不能
因此否认高铁，不能落井下石，
否认一切。

我从来就是很大胆的，当
院士之前很多人感觉我这个
人天马行空。当时改变隧道传
统施工方法，阻力很大，我就按
照我的方法做，结果做成了。这
种情况下，领导是不太欢迎我
这样的人的，提拔我的时候，有
不少人往上反映意见。后来评
上了院士，铁道部有领导说，你
是一个有争议的人。

齐鲁晚报：在大学里，教师
在教学和科研二者之间如何
平衡？

王梦恕：工程院选院士主
要不是看论文，交10篇就够。以
论文为标准是不对的，目前各
校也在扭转，要看教学质量和
人才培养，包括品德培养都是
很重要的。

在北方交通大学，评选职
称坚持教学第一，还要看所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研究项目
只是一个内容。我不主张论资
排辈，但在成果的基础上老人
优先，避免评选时部门不团结
的情况。以前教学和现场紧密
结合做得很好，包括老师和现
场结合，学生去实习都做得很
多，现在大学都没钱了，不去实
习了，不和单位联系了，这样不
行。

我带过的毕业的学生有70
多个，在各个岗位上基本都是
骨干。一进校门我就和他们说，
要有品德，要有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要忠孝仁义做人，
求真务实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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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恕：

我我从从不不看看领领导导脸脸色色讲讲话话
在北方交通大学隧道中心三楼，76岁的院士王梦恕的办公室并不大，墙上挂着《沁园春·雪》的书法

作品。王梦恕的名片非常普通，黑白印刷，头衔有四个，分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方交通大学教授、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这次专访，更像是一次聊天，一位经历过世事沧桑的长者谈自
己，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言平实，一如其人。

因为敢说真话，王梦恕经常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资料片)

然而，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土豆
的营养价值如此丰富。施晓亮认
为，“土豆低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需全面转变。“0 . 25公斤的新鲜土
豆够一个人一昼夜消耗所需要的
维生素，特别是土豆中含有禾谷类
粮食没有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
土豆还是一个矿物质宝库，各种矿
物质是苹果的几倍至几十倍不等，
特别是镁与钾的含量高，500克土
豆的营养价值大约相当于1750克
的苹果。”

施晓亮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政
府和企业要用十年或者更长时间
帮人们认识到这点，“企业发挥的
作用可能更大。”

“三家酒店的土豆宴就是要引
导人们将这种观念转变过来。”施
晓亮说，“现在中国所产土豆的约
90%只能当做蔬菜用，顶多加工淀
粉，加工全粉的土豆才是主粮。”

“希森集团在内蒙古等地有30
万亩种薯种植基地，因为机械和人
工收割导致很多种薯残破，我们就
加工成全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副所长、农业部农产品加工
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
主任王凤忠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并不是在馒头中掺入土豆全粉就
是主粮化，土豆全粉占到40%以上
才算，这方面我国还有一些路要
走。”

被看中的商机

“我国土豆亩产不高，与种薯
未进行有效脱毒有关。用上优质的
脱毒种薯，每亩增收至少1吨。每个
土豆都带‘毒’,但不是影响人体健
康的毒，而是影响叶片生长的
毒——— 卷叶病毒、花叶病毒、外病
毒等，感染后会影响块茎的产量和
质量。”孔海明对齐鲁晚报记者说。

施晓亮认为，让全国一半的种
植面积都能用上优质高产的脱毒
种薯，按每亩增产1吨的最低值估
算，一年至少能增产4000万吨，这
对于农民增产增收、国家粮食安全
都非常有意义。

在希森集团乐陵基地，挂有
“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牌子，这一相当于袁隆平的“国
家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
中心，为何花落希森集团？主要源
自希森集团董事长梁希森的兴趣。

很早就入选“胡润排行榜”的
梁希森，名字并不那么出名，此前
并未涉足土豆产业。1999年，北京
玫瑰园别墅因经营不善被破产拍
卖，梁希森收购后成为新主人，此
后楼市回暖，这一选择使梁希森得
以入选“胡润排行榜”。

就在房产一路高歌猛进的时
候，梁希森将目光转向土豆育种。
2001年，梁希森陪小女儿去肯德基
吃饭，不经意地询问制作薯条的土
豆是哪里生产的，对方一句“进口”
的让梁希森产生一些想法。

梁希森随后查询资料得知，虽
然我国土豆产量第一，但单产水平
非常低，主要原因就是种子不行。
在国外，都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培育
脱毒种薯的，梁希森觉得这是一个
商机。

2005年，梁希森通过中国农业
大学校长柯柄生找到山东省农科院
研究员、土豆专家孙慧生。

孙慧生曾参与新中国成立后
的多次土豆育种，在山东农科院工
作期间，育成适于山东省气候条
件、对日照反应为中性的土豆品种
系列：鲁马铃薯１号、２号、３号、双丰
４号和５号品种，并引种鉴定推广了
鲁引１号。其中鲁马铃薯１号１９８８年
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孙慧生加大了梁希森的信心，
梁希森后投入数亿元，在家乡山东
乐陵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土豆育
种基地，2008年，又在北京延庆投
资建立30万多平方米的第二个育
种基地。

对于希森集团来说，最大的成
就就是拿下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这个中心2007年由国家
科技部批准在希森集团挂牌成立，
是全国唯一一家。

农业部土豆主粮化的消息，无
疑给像希森集团这样的企业带来
了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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